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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表
親
打
算
定
居
番
禺
，
邀
請
我
們
看
看

他
們
那
邊
的
新
樓
宇
。
十
年
沒
到
過
番
禺
，

兩
老
入
伙
那
個
新

，
比
十
年
前
舊
了
一

點
，
商
戶
也
改
變
了
不
少
，
民
風
倒
沒
有

變
，
路
上
多
見
精
神
矍
鑠
、
走
路
穩
健
的
老

人
家
，
身
體
語
言
顯
示
生
活
優
閒
，
已
樂
於
晚
年

安
居
了
。

當
地
物
價
無
可
避
免
三
級
跳
，
經
營
方
式
直
追

香
港
，
據
說
發
展
商
來
自
香
港
，
新

模
式
也
從

香
港
取
經
，
小
業
主
住
戶
亦
多
香
港
中
產
、
廣
東

中
產
；
該
區
設
有
國
際
學
校
，
有
不
少
外
國
人
在

此
居
住
，
消
費
自
然
高
過
其
他
城
市
。
會
所
內
的

中
餐
廳
，
十
年
前
年
輕
的
男
女
侍
應
無
不
精
神
抖

擻
接
待
賓
客
，
今
日
個
個
懶
洋
洋
愛
理
不
理
；
吃

一
碗
廿
二
塊
錢
人
民
幣
雲
吞
麵
也
要
加
收
百
分
之

十
五
服
務
費
，
伸
算
港
幣
就
只
有
中
產
才
吃
得

起
。
鄰
近
其
他
地
區
食
肆
就
不
止
不
收
服
務
費
，

連
小
費
也
不
要
，
就
算
香
港
化
，
也
不
過
只
收
加

一
而
已
。
舉
一
反
三
，
便
知
當
地
生
活
指
數
之

高
。
老
表
親
兒
女
孝
順
，
知
道
兩
老
喜
歡
那
邊
生

活
，
負
擔
得
起
養
老
費
用
，
當
然
不
成
問
題
，
儘

管
老
人
有
嫌
十
多
年
前
在
東
莞
酒
家
吃
同
樣
一
尾

魚
，
這
裡
收
費
已
貴
三
倍
。

陪
同
兩
老
暢
遊
一
天
，
也
看
到
不
少
趣
事
，
最

奇
怪
是
老
太
婆
在
銀
行
提
款
時
，
明
明
開
戶
時
簽

名
是
繁
體
，
職
員
也
要
她
換
過
提
款
單
簽
簡
體
，
老
太
婆
不

懂
簡
體
字
，
職
員
也
不
熟
繁
體
，
還
得
要
旁
邊
另
一
個
港
客

指
點
，
提
款
可
以
不
用
開
戶
時
模
式
簽
名
，
也
是
千
古
奇

聞
。公

證
處
辦
手
續
，
櫃
面
設
置
不
同
度
數
老
花
眼
鏡
也
是
奇

景
，
對
老
人
家
的
體
貼
，
原
來
已
不
限
於
公
車
上
讓
座
。

有
家
美
食
店
子
弧
形
大
門
上
的
寶
號
由
左
至
右
讀
是
﹁
去

得
過
﹂，
由
右
至
左
便
是
﹁
過
得
去
﹂，
平
日
內
地
網
民
便
多

類
似
風
趣
句
子
，
試
問
精
神
生
活
不
好
，
何
來
幽
默
？
傍
晚

返
港
，
公
路
上
車
廂
外
望
，
樓
宇
密
密
麻
麻
，
車
外
下
望
，

車
如
流
水
，
百
分
之
八
十
銀
色
房
車
，
排
得
跟
樓
宇
同
樣
密

密
麻
麻
，
見
車
不
見
路
，
路
上
不
見
人
。
難
道
番
禺
人
都
富

起
來
，
人
人
出
入
無
車
不
行
？

百
家
廊

朵
　
拉

走馬一日番禺遊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
金
翅
大
鑊
鳥
！
﹂
這
是
近
這
兩
星
期
同
事
之
間
碰

面
說
得
最
多
的
一
句
話
，
原
因
是
公
司
計
劃
在
下
月
頭

舉
辦
戲
劇
組
的
外
展
訓
練
營
，
規
定
所
有
創
作
總
監
、

編
審
、
總
導
及
導
演
都
必
須
出
席
，
希
望
藉
此
加
強
同

事
之
間
的
溝
通
及
推
銷
的
能
力
。
我
不
肯
定
經
過
這
個

訓
練
營
之
後
，
大
家
在
這
方
面
的
能
力
是
否
就
能
提
升
，
不

過
在
事
前
或
許
應
該
先
提
升
一
下
大
家
的
膽
量
。
因
為
同
事

聽
到
這
消
息
之
後
，
都
驚
惶
失
措
，
想
出
萬
千
的
藉
口
，
包

括
：
感
冒
、
心
臟
病
、
M
痛
，
甚
至
宮
外
孕
，
希
望
能
獲
得

豁
免
，
不
用
參
加
。

其
實
也
難
怪
大
家
如
此
惶
恐
，
因
為
這
班
創
作
與
製
作
的

管
理
層
，
早
已
不
是
十
八
廿
二
，
大
家
都
已
經
是
中
年
人
，

而
且
佔
大
部
分
都
在
四
十
歲
以
上
。
在
一
眾
導
演
當
中
，
有

不
少
都
屬
於
煙
民
，
已
經
可
以
肯
定
是
中
氣
不
足
，
不
過
還

好
他
們
經
常
拍
外
景
，
長
期
習
慣
通
宵
達
旦
的
生
活
，
即
使

要
攀
山
涉
水
，
都
未
必
難
倒
他
們
。
不
過
，
編
審
們
大
都
習

慣
坐
在
辦
公
室
裡
面
工
作
，
其
中
兩
位
心
臟
有
點
毛
病
、
一

個
耳
水
不
平
、
一
個
剛
驗
出
有
高
血
壓
，
還
有
不
少
患
有
中

央
肥
胖
症
，
即
是
腰
圍
囤
積
脂
肪
，
擁
有
大
肚
腩
的
意
思
，

餘
下
的
都
是
長
期
缺
乏
運
動
，
而
我
更
加
是
只
愛
享
樂
、
貪

生
怕
死
之
徒
。
是
故
我
稱
這
次
的
訓
練
營
為
﹁
虧
佬
訓
練

營
﹂。公

司
似
乎
洞
悉
大
家
的
憂
慮
，
勒
令
我
們
必
須
全
體
出

席
，
即
使
已
開
拍
的
劇
組
，
也
需
要
停
工
參
加
，
如
果
因
為

健
康
理
由
，
則
必
須
出
示
醫
生
證
明
，
於
是
我
們
那
些
別
出
心
裁
的
藉

口
，
只
能
成
為
空
想
。
公
司
為
安
撫
這
班
老
人
家
，
亦
事
先
張
揚
所
揀

選
的
是
這
類
訓
練
中
難
度
最
低
的
，
老
闆
還
表
示
他
過
往
參
加
過
十
多

次
這
類
訓
練
營
，
都
是
沒
有
睡
眠
時
間
的
，
但
因
為
體
諒
我
們
這
班
耆

英
，
特
許
我
們
會
有
足
夠
的
休
息
時
間
。
這
像
是
上
天
的
厚
賜
，
但
我

心
想
這
倒
算
你
聰
明
，
否
則
我
們
這
班
虧
佬
中
途
猝
死
幾
個
，
未
開
台

已
損
兵
折
將
。

我
自
己
最
擔
心
的
，
不
是
訓
練
營
中
要
我
上
山
下
海
，
而
是
要
我
離

家
過
夜
，
無
人
照
顧
我
家
貓
地
。
他
們
自
從
入
了
我
門
之
後
，
我
未
有

一
晚
離
開
過
他
們
身
邊
，
為
了
他
們
經
已
有
好
幾
年
沒
去
旅
行
，
即
使

要
在
公
司
開
夜
，
最
多
只
是
晚
一
點
回
家
，
但
總
會
親
自
回
去
給
牠
們

開
餐
，
陪
伴
牠
們
入
睡
。
在
我
要
在
家
開
夜
的
晚
上
，
牠
們
總
是
我
的

開
夜
良
伴
，
必
定
會
守
在
我
的
旁
邊
陪
伴

我
，
直
至
我
的
工
作
完
成

為
止
。

很
多
人
認
為
把
牠
們
放
在
寵
物
酒
店
不
就
可
以
了
嗎
？
養
過
貓
的
人

都
知
道
，
貓
有
別
於
狗
，
貓
都
害
怕
陌
生
人
和
陌
生
環
境
，
留
在
家
中

永
遠
是
最
安
全
的
，
而
我
家
年
紀
最
幼
的
小
公
主
，
更
超
級
害
怕
陌
生

人
，
可
能
昔
日
在
街
上
流
浪
時
，
曾
有
過
些
不
好
的
經
驗
，
每
次
有
客

人
來
訪
，
牠
都
第
一
時
間
躲
進
被
窩
，
客
人
連
貓
尾
也
無
法
看
牠
一

眼
，
甚
麼
零
食
或
玩
具
都
不
能
引
牠
出
來
。

為
了
參
加
這
個
﹁
虧
佬
訓
練
營
﹂，
我
只
好
公
私
不
分
、
假
公
濟

私
，
我
計
劃
在
出
發
前
數
天
，
先
把
開
會
地
點
移
師
到
我
家
裡
，
讓
貓

地
熟
習
一
下
我
同
組
的
編
劇
，
然
後
在
我
參
加
訓
練
營
期
間
，
就
把
貓

地
交
給
他
們
照
顧
。

是
次
訓
練
營
不
單
止
對
我
是
一
個
考
驗
，
對
我
家
貓
地
也
同
樣
是
一

大
挑
戰
，
我
對
此
充
滿
期
待
，
期
待
的
不
是
增
進
我
的
推
銷
能
力
，
期

待
的
是
若
果
貓
地
能
夠
順
利
過
渡
的
話
，
日
後
就
可
以
放
心
把
貓
地
交

給
同
事
照
顧
，
然
後
重
拾
我
的
護
照
出
外
旅
遊
。

虧佬訓練營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大
埔
坳
汀
角
銅
梓
地
段
，
面
對
吐

露
港
背
靠
八
仙
嶺
，
沿
海
濱
而
建
有

五
十
萬
平
方
呎
臨
海
至
高
點
是
一
座

七
十
六
公
尺
高
，
青
銅
底
白
磁
套
面

的
觀
世
音
菩
薩
宏
大
聖
像
，
此
南
海

蓮
池
之
天
底
、
海
涯
聖
像
和
對
海
大
嶼
山

之
山
巔
如
來
佛
巨
像
遙
遙
相
對
。
俟
觀
音

巨
像
為
靠
的
是
新
建
仍
未
落
成
、
未
正
式

開
幕
之
仿
唐
古
寺
建
築
慈
山
寺
，
此
寺
橫

山
跨
海
而
建
，
比
名
震
中
外
之
鑽
石
山
志

蓮
淨
苑
更
宏
大
，
建
築
行
家
之
眼
目
測
即

約
估
為
值
廿
億
元
以
上
，
所
有
者
﹁
正
覺

蓮
社
﹂
唯
一
獻
寺
者
，
就
是
李
嘉
誠
居

士
。
據
該
正
覺
蓮
社
行
政
主
任
蔡
礎
曼
發

言
稱
，
因
建
築
和
施
工
稍
有
改
動
，
工
程

至
二
○
一
四
年
第
二
季
才
正
式
全
面
落
成

開
放
，
屆
時
香
港
又
多
一
處
宏
大
的
景

點
。
而
此
屬
李
嘉
誠
全
力
奉
獻
之
跨
山
之

建
壯
舉
，
正
合
近
年
李
超
人
信
念
有
改
面

向
佛
學
獻
以
慈
悲
心
濟
世
之
世
界
性
宗
教

觀
之
心
意
。

香
港
富
豪
心
向
慈
悲
佛
道
是
一
股
慈
悲
為
懷
之
方

向
自
導
，
亦
代
表
了
富
豪
絕
非
只
追
求
名
利
、
長
壽

之
私
慾
，
而
越
來
越
有
天
地
無
垠
之
世
界
觀
了
。

阿
杜
和
馮
禮
慈
、
查
小
欣
、
鄧
達
智
等
文
友
在
葉

潔
馨
引
導
下
於
九
月
初
先
得
遊
覽
慈
山
寺
雛
形
寺

貌
，
實
有
點
與
有
榮
焉
。
遊
寺
半
天
倦
極
，
在
寺
邊

松
蔭
下
靜
思
，
對
近
年
香
港
富
人
世
界
觀
之
改
變
，

深
有
所
感
。
記
得
廿
五
年
前
有
美
人
帶
引
阿
杜
參
觀

過
灣
仔
港
灣
區
一
座
富
人
私
家
極
秘
的
私
包
會
所
，

美
人
說
該
會
所
從
不
對
外
開
放
營
業
，
會
員
不
出
廿

人
，
全
以
該
十
八
樓
單
層
為
富
人
私
人
行
家
耍
樂
聯

誼
之
處
，
出
入
服
務
之
女
子
全
部
如
天
仙
化
人
，
每

早
各
自
駕
法
拉
利
、
林
寶
堅
尼
等
名
車
上
班
。
該
處

大
概
每
月
有
兩
三
次
富
人
聯
誼
耍
樂
牌
九
麻
雀
等
玩

意
，
所
在
以
耍
樂
為
主
，
賭
注
只
象
徵
式
，
若
其
中

過
程
有
誰
看
中
哪
一
服
務
美
女
便
可
攜
上
十
九
樓
共

諧
魚
水
之
歡
，
事
後
饋
贈
當
然
不
是
常
數
可
計
。
而

此
﹁
會
所
﹂
中
特
備
有
本
港
世
界
級
名
醫
駐
場
，
有

誰
富
豪
血
壓
突
變
會
有
名
醫
救
援
，
那
幾
年
富
人
小

組
相
安
尋
歡
十
分
開
心
盡
興
。

但
不
知
如
何
，
近
些
年
此
富
貴
會
所
停
止
運
作
，

富
人
改
為
建
佛
寺
、
建
教
堂
、
頤
養
子
女
為
樂
，
生

活
情
趣
意
識
大
改
特
改
，
這
是
個
極
好
極
善
之
轉

變
，
阿
杜
所
接
觸
者
不
知
有
否
這
些
富
貴
中
人
在

內
，
是
的
話
實
有
福
有
幸
了
。

有福有幸
阿　杜

杜亦
有道

規
劃
天
津
名
人
故
居
遊
的
行
程
之
初
，
即
收
到
小
思
老
師

電
傳
過
來
有
關
靜
園
的
資
料
，
她
還
特
別
提
點
靜
園
作
為
溥

儀
故
居
的
歷
史
意
義
，
﹁
一
棟
建
築
可
以
承
載
歷
史
的
片

段
，
一
所
院
落
可
以
記
錄
歲
月
的
細
節
。
﹂

在
繁
華
熙
攘
的
鞍
山
道
有
一
處
外
觀
看
似
幽
靜
的
庭
院
，

花
草
繁
茂
，
曲
徑
長
廊
，
怪
石
清
泉
，
猶
如
世
外
桃
源
。
然
而
，

它
與
風
雲
變
幻
的
中
國
近
代
政
壇
息
息
相
關
，
末
代
皇
帝
溥
儀
和

他
的
后
與
妃
曾
在
此
留
下
了
並
不
平
靜
的
如
煙
往
事
，
這
便
是
靜

園
。靜

園
初
名
乾
園
，
建
造
於
一
九
二
一
年
，
院
落
佔
地
約
三
千
平

方
米
，
為
三
環
套
月
式
佈
局
，
有
前
院
、
後
院
和
西
側
跨
院
。
主

體
建
築
外
觀
為
西
班
牙
式
磚
木
結
構
，
西
側
有
外
迴
廊
，
東
部
為

封
閉
式
。
樓
內
房
間
面
積
很
大
，
突
出
前
檐
的
陽
台
和
大
採
光

窗
。
樓
內
不
同
房
間
功
能
齊
備
，
一
應
俱
全
，
裝
修
奢
華
典
雅
。

一
九
二
九
至
一
九
三
一
年
，
末
代
皇
帝
溥
儀
於
此
居
住
，
更
名

﹁
靜
園
﹂，
寓
意
﹁
靜
以
養
吾
浩
然
之
氣
﹂。
溥
儀
離
開
天
津
之
後
，

靜
園
幾
番
易
主
，
歷
經
變
遷
，
至
本
世
紀
初
，
靜
園
已
住
有
居
民

四
十
五
戶
，
院
內
、
樓
內
搭
建
違
章
建
築
，
成
了
名
副
其
實
的
大

雜
院
，
空
間
狀
況
十
分
擁
擠
，
存
在
嚴
重
的
自
然
損
壞
和
人
為
損

壞
現
象
。

二
○
○
五

至
二
○
○

七
年
間
，

天
津
市
政

府
相
關
部
門
對
靜
園

進
行
騰
遷
、
整
理
、

修
復
，
並
將
建
築
物

對
外
開
放
。

走
進
靜
園
，
彷
彿

時
空
交
錯
，
城
市
中

心
的
喧
鬧
被
高
高
的

院
牆
阻
隔
在
外
，
只

餘
陣
陣
鳥
鳴
如
背
景

般
意
味
悠
長
，
無
怪

當
年
的
末
代
皇
帝
居

住
於
此
時
，
會
發
出

﹁
靜
以
養
吾
浩
然
之

氣
﹂
的
慨
嘆
。

靜以養吾浩然之氣

唱
片
是
我
搬
家
最
後
才

決
定
全
部
捐
走
的
，
因
為

那
些
唱
片
，
如
今
都
不
可

能
在
市
場
上
再
購
得
了
。

因
為
那
些
唱
片
，
不
少
是

我
在
台
灣
工
作
時
購
買
、
二
十

年
前
帶
到
香
港
的
。

那
時
工
作
之
餘
，
常
常
聽
唱

片
。
就
連
在
工
作
時
候
，
也
開

那
些
迷
人
的
音
樂
，
同
事
都

非
常
喜
歡
，
認
為
不
但
不
影
響

工
作
，
更
能
提
升
工
作
效
率
。

因
為
他
們
一
進
入
工
作
程
序
便

會
忘
我
，
什
麼
聲
音
也
不
聽

見
。
但
工
作
告
一
段
落
，
樂
音

流
瀉
，
覺
得
人
也
舒
緩
了
。

但
告
別
辦
公
室
時
，
不
可
能

把
那
麼
多
唱
片
都
帶
回
家
，
因

為
家
裡
放
不
下
。
那
時
便
請
同

事
把
喜
歡
的
拿
走
，
大
家
都
不

亦
樂
乎
。

如
今
又
要
搬
家
，
家
居
環
境
更
小
，
唱

片
往
哪
裡
放
？
忍
痛
割
捨
，
也
全
捐
給
救

世
軍
了
。
將
拖
箱
時
，
連
看
也
不
看
有
什

麼
唱
片
，
因
為
我
都
知
道
那
些
都
是
我
最

愛
的
樂
音
。
不
過
，
內
人
卻
說
慢
點
才
拖

去
，
她
要
先
看
一
看
，
因
為
她
怕
我
把
那

些
她
喜
愛
的
京
劇
錄
音
唱
片
也
捐
走
。
還

好
她
喜
愛
的
京
劇
我
都
另
外
放
。

老
實
說
，
雖
然
我
喜
愛
那
些
唱
片
，
而

且
再
也
買
不
到
相
同
的
版
本
了
，
但
不
同

版
本
的
相
同
音
樂
，
好
多
都
能
透
過
網
絡

來
聆
聽
，
所
以
割
捨
起
來
，
沒
有
對
書
籍

那
麼
難
過
，
反
而
覺
得
無
唱
片
一
身
輕
。

生
活
在
香
港
，
如
果
不
是
億
萬
富
豪
，

生
活
一
定
要
簡
約
。
像
我
這
樣
租
房
子
的

人
，
愈
簡
約
愈
好
，
免
得
搬
家
時
增
加
煩

惱
。
年
紀
大
了
，
到
時
連
老
命
也
要
割
捨

了
，
還
有
什
麼
更
難
捨
棄
的
東
西
？

唱片割捨
興　國

隨想
國

名
人
婚
變
雖
然
不
是
涉
及
公
共
利
益
的
重

大
事
件
，
卻
是
事
關
公
眾
興
趣
的
傳
聞
，
所

以
也
成
了
﹁
小
報
﹂
頭
條
新
聞
，
更
成
為
城

中
熱
話
。
話
的
是
女
歌
星
情
路
坎
坷
，
熱
的

卻
是
現
代
婚
戀
的
脆
弱
。

可
幸
的
是
，
這
對
名
人
夫
婦
離
異
的
消
息
雖
然

轟
動
，
卻
不
難
看
；
外
間
傳
說
很
多
，
當
事
人
表

現
卻
克
制
。
王
菲
向
有
﹁
天
后
風
範
﹂，
歌
藝
和
個

性
都
令
人
刮
目
相
看
，
一
條
﹁
微
博
留
言
﹂
：

﹁
這
一
世
，
夫
妻
緣
盡
至
此
，
我
還
好
，
你
也
保

重
！
﹂
寥
寥
數
語
就
交
代
了
。
不
露
面
，
不
回

應
，
不
哭
哭
啼
啼
，
也
不
訴
說
委
屈⋯

⋯

李
亞
鵬
的
回
應
卻
很
曖
昧
：
﹁
我
要
的
是
一
個

家
庭
，
你
卻
注
定
是
一
個
傳
奇
，
懷
念
十
年
中

所
有
的
美
好
時
光
。
愛
你
如
初
，
很
遺
憾
。
放
手

—
—

是
我
唯
一
能
為
你
做
的
。
希
望
你
現
在
是
快

樂
的
，
我
的
高
中
女
生
。
﹂

看
了
令
人
唏
噓
。
愛
你
如
初
，
卻
和
平
分
手
。

一
個
﹁
緣
﹂
字
，
既
玄
又
虛
，
卻
化
解
了
所
有
的

愛
怨
情
愁
；
只
是
，
一
個
四
口
之
家
就
這
樣
散

了
，
一
段
安
頓
心
靈
的
婚
姻
也
破
碎
了
。
愛
而
不
守
，
所
愛

為
何
？
祝
福
是
一
種
美
德
，
也
很
瀟
灑
，
但
守
護
下
去
，
才

最
艱
難
，
也
才
是
真
愛
。

王
菲
是
一
個
傳
奇
，
樂
壇
天
后
和
當
紅
小
生
締
結
姻
盟
，

也
是
一
個
傳
奇
。
但
傳
奇
並
不
都
在
舞
台
上
編
織
，
也
可
以

是
家
庭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
相
愛
令
人
心
動
，
相
守
才
叫
人
心

安
，
如
果
生
命
中
注
定
有
那
麼
多
的
傳
奇
，
這
樣
的
傳
奇
太

廉
價
，
安
守
反
而
是
最
奢
侈
的
東
西
。

看
了
﹁
菲
鵬
﹂
兩
年
前
接
受
楊
瀾
的
訪
問
，
天
后
魅
力
如

昔
，
卻
多
了
點
小
鳥
依
人
的
嬌
柔
，
她
每
每
回
答
一
個
問
題

時
，
就
下
意
識
地
望

李
亞
鵬
，
縱
有
思
想
，
卻
欲
語
還

休
，
仿
如
﹁
高
中
女
生
﹂
企
盼
老
師
的
肯
定
。

家
是
心
靈
的
居
所
，
也
是
愛
的
溫
床
和
歸
屬
，
家
已
不
在

了
，
愛
又
如
何
？
這
是
男
人
和
女
人
的
異
同
。
男
人
的
風

度
，
可
以
表
現
在
得
體
的
詞
藻
中
，
但
真
正
的
愛
意
，
卻
在

細
雨
無
聲
中
。
兩
個
人
的
婚
姻
，
只
有
兩
個
人
知
道
。
只

是
，
男
人
的
家
庭
，
跟
女
人
的
傳
奇
不
一
定
是
對
立
的
。

很
多
人
離
異
，
往
往
以
相
愛
而
不
能
相
守
為
理
由
。
然

而
，
一
個
家
庭
不
僅
僅
有
愛
情
，
還
有
守
下
去
的
包
容
和
責

任
；
彩
虹
很
美
，
卻
是
雨
後
才
出
現
。

家的迷惑

再見，香港。我在心裡悄聲說。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hi and bye變成日子的一部

分，而且時時在歲月中上演。一切如此不知不
覺，最終形成了生活習慣。

登上機場快線，列車以時速130公里前進，玻璃
窗外的景色宛若掌握不住的時光，眨眼便成過
去。從香港島中環客運碼頭附近的香港站上車，
列車剛啟動，馬上經過九龍西，然後便看見青
衣，再過去，即時將跨過青馬大橋，接 直達赤

角機場。
就在快線列車還未跨海之前，窗外青綠的原野

中，一棵光禿禿的大樹上佇朵紅花，想再多看一
眼，列車隆隆往前急速開去，轉頭遙望，那越離
越遠的單朵紅花，是不是厚實華美的木棉花？

去年五月和香港道別的前一天，為了看畢加
索，匆匆從港島過海，沒朝星光大道走去，急急
要在第一時間與畢加索相見，卻遇到休館，垂頭
喪氣轉向尖沙咀，正要過去對面的半島酒店，一
棵猶如被火點燃起來的紅花大樹，阻擋前進的腳
步。

隔 莫桑比克海峽與非洲大陸相望的馬達加斯
加島，是鳳凰木的故鄉。相傳有位航海家，遠遠
看到島上森林中的鳳凰花盛開，如一片烈火在燎
原，他誤以為森林失火，於是大喊：「火焰的森
林！」後來有人把鳳凰木稱「火焰樹」，也有直接
喚它「森林火焰」。這是世界上最色彩鮮艷的樹木
之一。明艷鮮麗的紅花似乎不知道自己如此招搖
搶眼，烈火燃燒似綻放一樹的絢紅，就那樣自在
自然地奪目耀眼，把行人一個一個全都吸引到樹
下來，紛紛打開手機和攝影機，將當季當紅的花

兒攝取在相機和手機裡，也收在心裡。
前年四月受邀到台灣各大學參訪，在台南好幾

間大學，不約而同聽到教授們提起鳳凰木。原來
台南別名「鳳凰城」，鳳凰木正是台南市花，也是
位於台南的成功大學校花。六月既是鳳凰花開的
季節，亦逢台灣學校驪歌響起的畢業季，台灣學
子因而對滿樹絢艷的鳳凰木另有一番感情。車過
台南地區，在艷陽下滿街綻放的鳳凰木，不甘寂
寞地似乎在呼朋喚友，相約一起提早來悄然登
場，卻又紛紛揚揚深怕不為人知地燦爛昂揚盛
放。到了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繁盛開花
的才只一株，相對地冷清幽靜，可是，火紅花樹
下聚集的人潮越來越多，也不知是海外遊客或當
地人，駐足的人們爭相舉頭仰望樹梢，嘴裡發出
讚歎之聲，並捨不得離開。如果鳳凰木知道它受
到這麼多人的讚賞和歡迎，如果人們的愛慕欣羨
目光是肥料、陽光和雨露，它一定開得更為璀璨
絢爛。

沒有聲音的花帶 聒噪喧鬧的紅在青翠蒼綠的
羽狀小片葉子裡迎風招展，站得太靠近了，拍攝
出來的照片無法記錄它似錦繁茂的全貌，低頭一
看，地上遍灑細碎花瓣，被風吹掠下來的花兒雖
然掉落一地嫣紅，但它那火樣濃烈的紅的美好和
熱情教人感覺這世間真是一片清平大好。時間卻
不因人們如何依依，再怎麼不捨而停頓不前，分
離時刻來到，不得不和鳳凰木揮手說再見。

後來香港的朋友告訴我，維多利亞公園裡種植
大量鳳凰木，當地人稱影樹，樹枝向四面開展，
形狀似傘，對生的羽狀小葉片層層疊疊蔚然成
蔭，花開時鮮紅欲滴，已成人們到公園賞花時的

注目焦點。某年9月到香港，住銅鑼灣的酒店，走
路到時代廣場赴晚餐約，路過維園，暮色時分裡
只注意中秋節的掛飾和佈置，影影綽綽間竟沒留
神絢麗多姿的鳳凰木是否花開一樹？

錯過的還有長在維園被港人稱「鬧市中清泉」
的兩棵木棉花。愛花的人與花錯身而過，過後懊
惱沮喪，已經來不及，當時不加注意，過去再也
回不來。時間教你後悔，讓後悔教你珍惜。正是
在機場快線上，從玻璃窗口眺望，毫無徵兆，沒
有準備，無意中遇見一朵紅棉花問起，香港人肯
定地點頭確認，是的，是木棉沒錯。

第一次和木棉花見面，不在公園，不在植物
園，也不在街邊路旁，殷紅燦亮的它是在紙上。

宣紙上的水墨畫，左側為挺拔剛勁大樹幹，團
團簇簇的紅花圍 雄偉的枝幹，燃得畫面上佈滿
灼灼光華。深淺相間的紅色，濃密艷麗，卻又不
是朵朵都在輝煌怒放，與紅花一起的，交錯 點
點未開的花苞，觀畫的人因此看
見了下一個春天的希望。

畫家在紅棉花的畫中題下詞句
「濃鬚大面好英雄，壯氣高冠何
落落」，並沒有另外註明，好奇
心起，四處查閱，方知是清代陳
恭尹仿樂府舊題《木棉花歌》而
作的樂府詩，「英雄花」的稱謂
應該就是從這裡來的吧。

在詩人筆下艷冠群芳的木棉
花，既有勃勃英氣，又磊落不
凡，很多詩人描述此花的姿色
時，皆為靚麗的鮮紅而傾倒。宋
朝劉克莊說「幾樹半天紅似染，
居人云是木棉花」，清朝屈大均
則言「十丈珊瑚是木棉，花開紅
比朝霞鮮」，句句都是令人陶醉
的酡紅。

歌頌紅棉為英雄的不只是古詩人，年輕時 迷
的香港歌星羅文，雖然已故，他的歌聲尚在耳邊
響起「紅棉盛放，⋯⋯英姿勃發堪景仰，英雄
樹，力爭向上，志氣誰能擋？紅棉怒放，驅去嚴
寒，花朵競向高枝放，英雄樣，萬眾偶像，紅棉
獨有傲骨幹⋯⋯」

碩大的花朵，執意的張揚，繁囂地盛放，繽紛
的光彩，未曾有開到荼蘼時的萎頓容顏，當它掉
下來時，仍是完整一朵花，噠地一聲落在地上，
不破不損。無論盛開或凋零，它照樣紅彤彤重甸
甸，豪邁豁達的磅礡氣勢絲毫不減，沒有辱沒了
它「英雄花」的別名。

機場快線停下，赤 角到了，惆悵地下了列
車，緩步朝往登機門口尋去。懷 對木棉花的憧
憬，心裡充滿期待，是真的想要再見，而不是道
別。

再見，香港。

再見紅花

■鳳凰木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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